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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纬34度余晖下，一座因煤而兴的现代城市掩映在青翠枣林之间。

铁路干线蜿蜒而过，千年前的古运河漕船早已沉寂，唯有峄城冠世榴园的

石榴花年年似火。这座鲁南城市的名字，看似平淡朴实，却暗藏着一部黄

河夺淮后的生态变迁史，以及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觉醒记忆。

泗水芳津凝作枣
——“枣庄”地名渊源考

文化寻根 □寒冰

在《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的
“柤木之野”，或许是最早记述鲁南盛产
果木的典籍依据。南北朝地理学家郦道
元在《水经注·泗水》中记载：“泗水又
南，过吕县西，其地多枣，谓之枣园。”
这段文献不仅首次点明枣树的分布，更
将枣的物产与地名直接关联。吕县故址
在今枣庄市薛城区，至今该区周营镇仍
保存着近两千株明清古枣树，最老者树
围达3.2米，成为活态的地理坐标。

北宋元丰年间，苏轼主政徐州时留
下《永遇乐·登燕子楼》词注：“彭城北
有吕梁，枣林遍野。”这位文豪显然被鲁
南枣树成林的景象震撼。明清时期 《滕

县志》《峄县志》 记载的“枣行庄”“枣
园铺”等带有“枣”字的地名达十七处
之多。民间至今流传着嘉靖年间乡民以
万斤枣果替代赋税的传奇，这段见于清

《兖州府志》的记载，见证着枣树在地方
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枣树与农耕文明的深度契合，在峄
县双井村发现的汉代陶仓楼上可见一
斑。楼身浮雕图案中，枣树与黍稷间作
场景清晰可辨，这与 《齐民要术》 记载
的“间枣于陌”完全契合。古运河岸边
出土的唐宋沉船中，常见装有枣子的陶
瓮，这些浸泡千年仍保留原形的果实，
正是当年鲁南枣业漕运的真实写照。

枣荫千年护农耕：早期自然经济下的地物记忆

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年），黄河在张
秋段决口，开启长达三百年的夺淮历史。
据《明史·河渠志》载：“河水自曹、单南下，
徐、吕二洪淤塞。”鲁南地区河道频易，土
壤逐渐沙碱化，耐旱的枣树意外获得了更
大的生存空间。清初地理学家靳辅巡视
运河时见“沙碛之地，唯枣树列列”，这种
生态替代现象在枣庄南部的沙河故道尤
为明显。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铜瓦厢决口
重归渤海，但留给鲁南的是沟壑纵横的冲
积地貌。据光绪《峄县志》记载，当时“可
耕之地不过十三四，沙地唯枣可活”。地
方官员在呈报朝廷的《恳减课税疏》中直

言：“枣实虽微，灾年可救数万生灵。”晚清
外国传教士艾约瑟在《北华纪行》中描述：

“每当春日，枣花如蜜，成蜂海奇观。”这种
生态奇景背后，是百姓应对环境恶化的苦
涩智慧。

枣树不仅改良了盐碱土壤，其深根系
还起到固沙作用。在台儿庄运河故道旁，
至今保留着清朝同治年间栽植的护堤枣
林，这些斜生虬枝的古树，当年守护着漕
运命脉免遭黄泛破坏。枣业带来的经济
效益更为显著，清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
芬调查发现，“鲁南每户岁收枣二十石，值
银六七十两”，这对维系地方经济至关重
要。

河患频仍催新生：地理变迁中的生态博弈

1908年，津浦铁路临枣支线的汽笛
声划破千年枣林。德国矿业工程师在

《山东矿业报告》 中记载：“峄县中兴矿
局日产煤千吨，较之博山尤盛。”这座后
来发展为中兴煤矿公司的近代化煤矿，
选址原称“枣庄”的小村庄，使这个乡
土气息浓厚的地名开始融入现代工业体
系。据《中国矿山志》统计，1912年煤
矿雇工达万人规模，形成典型的工业聚
落。

铁路带来的不仅是机械轰鸣，更推动
了地名制度的现代化。1912年置枣庄镇
时，主事官员在《设镇呈文》中明确表述：

“取本地多见之物为名，使民易知。”这种

命名理念体现了晚清民初地名规范化的
趋势。1928年《山东省各县行政区划》首
次将“枣庄”列为县级以上行政区名称，标
志着传统农业意象与工业文明在新地名
中的统一。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 115 师在枣
庄建立铁道游击队根据地。该部政委杜
季伟回忆录写道：“战士们常借枣林作掩
护，红果既可充饥，又能为伤员补充营
养。”此时，“枣庄”二字已超越地理概
念，升华为民族精神的象征。1950年峄
县迁至枣庄镇，最终在1960年改制为省
辖市，“枣庄”完成了从小村落到工业重
镇的世纪跨越。

车轮滚滚碾旧名：近代工业文明的重构

如今站在枣庄新城的规划馆前，玻璃幕墙上倒映着中兴煤矿的百年井架
与万亩枣林。这座城市的名字既非帝王敕封的雅称，也非山川形胜的摹写，
而是百姓与自然千年对话的结晶。当石榴花开满冠世榴园，当高铁列车穿
越明清枣林，这座城市依然保持着命名之初的质朴本真——在现代化洪流
中，让每个细节都蕴含着历史的重量。枣花岁岁飘香处，总有一代人用双手
将土地的记忆续写为时代的诗行。

在枣庄峄县自古就有“先有马头山，后
有石榴园”之说。两千多年来，马头山尽览
石榴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
地发展到今天“冠世榴园”的盛况，当然了这
里面还蕴含着许多荡气回肠意味深长的人
文传说呢。

据《峄县志》载：“马头山，县西四十里，
在石屋山西。壁立如削，旁一鸟道达岩上。
有神祠，旁一洞，可容数十人。绝顶有二池，
大旱不涸。其地平旷可耕，多舂臼遗迹，盖
亦昔人避兵处也。”

与马头山连体的后面奇峰突起，气势磅
礴，名叫狮山；与狮山对峙的西山名叫象山；
狮、象二山北侧的小山包，文峰端秀，名叫凤
凰山。马头山和狮山、象山、
凤凰山均以像形而得名。惟
妙惟肖的四座名山之间，纵
向穿插着两支潺潺流水的泉

溪，在山水交融的峡谷间有一座权妃墓。
《明史》记载：恭献贤妃（1391-1410

年）权氏，明成祖朱棣宠妃，朝鲜人，永乐六
年（1408年）在朝鲜甄选并向明朝进贡以充
掖庭，永乐七年（1409年）封为贤妃，位在张
贵妃之后。权贤妃肤色白皙姿容美丽，善吹
玉箫，成祖爱怜之。永乐八年（1410年），权
氏随明成祖从北京返回南京时不幸因病薨
于临城，葬于峄县。

根据权妃墓地的山水景观和自然风物，
民间流传一支歌谣：东山狮子西山象，二龙
戏水栖凤凰；十万将士兜泥土，马头山下葬
皇娘。

马头山下这片神奇之地因历史人文典
故而被列入《中国名胜大辞典》的景点，是枣
庄市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列为“中朝
友好纪念林园”，成为冠世榴园风景区的一
颗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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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头山下龙塘北边有一座山神
庙，庙北通向山后的羊肠小道，叫做龙
马山口。龙塘南边是一片山泉湿地，
湿地间有十多个野生荷塘，有星罗棋
布的芦苇荡。是山鸡、白鹭、黄莺，以
及狐狸、獾、兔等野生动物栖息地。在
这个僻静幽雅的自然风景区，还流传
着唐代诗人李白的爱情故事呢。

史籍记述：开元二十四年（公元
736年），李白初来东鲁，此后两年，他
先到鲁郡的任城（济宁）寻访诗友贺知
章，又到兖州、曲阜及东海郡兰陵（峄
县）、下邳等地进行文化采风。李白到
石榴园，寄居在“龙马山庄”的退休官
员萧德言家中。告老还乡的工部员外
郎鲁大公与萧家为邻。鲁员外之女

“鲁女”，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聪明伶
俐，出口成章，正值豆蔻年华。李白为
她赋诗一首《咏邻女东窗海石榴》：

鲁女东窗下，海榴世所稀。
珊瑚映绿水，未足比光辉。
清香随风发，落日好鸟归。
愿为东南枝，低举拂罗衣。
无由一攀折，引领望金扉。
李白暗恋鲁女的满腔痴情跃然纸

上。李白诗友萧德言便有意撮合。李
白与鲁女在马头山庄荷塘边相会。

李白主动示爱，低咏一词：小生三
十五，衣破无人补……鲁女聪慧，欲擒
故纵，轻声吟道：山莲影下，纨绔子弟，

呸！今生休想。李白含笑对曰：海榴
丛中，红粉佳人，嗬！前世姻缘。

榴花为媒，诗词牵线，有情人终成
眷属。《峄县志》记载：“李白娶鲁女为
妻，生一子名伯禽。”

李白爱好饮酒，写下了“兰陵美酒
郁金香”的《客中行》；他爱好抚琴，写
下了“峄阳孤桐，石耸天骨”的 《琴
赞》；他到下邳去缅怀张良，写了《经下
邳圮桥怀张子房》等多首诗词。李白
爱榴花，更爱貌似榴花的鲁女，他的诗
词《咏邻女东窗海石榴》，成为冠世榴
园的文化符号。古代的峄县称兰陵，
隶属东海郡，所以李白把峄县石榴称
为“海石榴”。

从马头山至锅箕山是石榴园的中
心腹地。据《博物志》《汉书》等史
籍记载，公元前115年，张骞奉汉武
帝之命第二次出使西域，他从涂林安
石国把石榴引进中国，栽植在上林
苑，供皇室成员享用。公元前 36
年，汉成帝在位时，丞相匡衡从御苑
中把石榴种株移植到自己的家乡承县
栽培。经过历代繁衍，至元代形成林
网格局，明代集结成石榴园。天启

（1620一1677）年间年间，，山东兖州府以山东兖州府以
峄县石榴作贡品进奉朝廷峄县石榴作贡品进奉朝廷。。

□
邵
明
思

鲁
南
乡
土

有人说旅行就是从自己呆
腻的地方，到别人呆腻的地方
去。这话听来有些道理，然而我
却不能赞同。

我之喜欢旅行，并非为了逃
避什么，亦非为了追寻什么。旅
行之于我，恰似一剂良药，能医
都市生活里积攒的种种郁结。
每当案牍劳形，或是人事纷扰，
我便收拾简单的行囊，买一张车
票，往那陌生的地方去。

去年深秋，我独自去了徽
州。那日清晨，我站在屯溪老街
的石板路上，看阳光斜斜地穿过
马头墙的檐角，在青石板上投下
斑驳的影子。卖早点的摊子冒
着热气，豆浆的香味与油炸果子
的气息混在一处，竟比城里任何
一家高档餐厅的早餐更令人向
往。我坐在一家不起眼的小店
里，要了一碗馄饨。老板娘是个
五十来岁的妇人，脸上皱纹里夹
着笑意，她一面包着馄饨，一面
与我闲聊，问我从哪里来，可曾
吃过徽州的毛豆腐。

“毛豆腐？”我摇头。
“那可要尝尝，”她眼睛一

亮，“我们这儿有个老师傅做的
毛豆腐，远近闻名哩。”

午后，我按着她的指点，拐
过几条幽深的小巷，寻到了那家
不起眼的豆腐作坊。老师傅正
在院子里晒豆腐，那些方方正正
的豆腐块上生着一层细密的白
毛，在阳光下泛着奇异的光泽。
他见我好奇，便邀我进去坐，还
切了一小块让我尝。那味道，初
入口时有些怪异，细品之下却有
一种难以言说的鲜美。

“这毛豆腐啊，”老师傅用粗
糙的手指轻轻拂过豆腐表面的
绒毛，“得用山里的泉水，还得看
天气，温度湿度都要刚刚好，差
一点都不成。”

我忽然想起城里超市里那
些包装精美、保质期长达数月的
豆腐，不知为何竟觉得有些怅
然。在老人这里，我美美地吃了
七八块毛豆腐，滋味悠长，令人
回味无穷。

次日，我去了宏村。那是个
阴天，游人不多，南湖的水面平
静如镜，倒映着白墙黑瓦的民
居。我在湖边坐了许久，看几只
鸭子悠闲地游过，荡起一圈圈涟
漪。一个背着竹篓的老妇人从
身边经过，篓子里装着刚摘的青
菜，青翠欲滴。

“阿婆，这菜是自家种的
吗？”我问。

她停下脚步，笑着点头：“是
啊，就在村后头那小块地里。城
里人现在都吃大棚菜，哪有我们
这土菜香。”

我想起自己公寓楼下那家
生鲜超市，货架上的蔬菜永远鲜
亮整齐，却总少了些什么。“要不
你买点尝尝，用猪油炒，特别
香。”老妇人问我。

可惜我只是一个过路的游
客，买了也不知道去哪里炒，只
能婉言谢绝。

在徽州的最后一天，我起了
个大早，登上附近的一座小山。
晨雾未散，远处的村落若隐若
现，宛如一幅水墨画。我坐在山
顶的石头上，看着太阳慢慢升
起，雾气渐渐消散，整个徽州盆
地渐渐清晰起来。那一刻，我忽
然明白了旅行的意义——它不
在于去了多远的地方，看了多少
名胜，而在于让自己从惯常的生
活节奏中抽离出来，以全新的眼
光看待这个世界，也看待自己。
然后以全新的自己，投入到或紧
张，或琐碎的生活当中。

回城的高铁上，我看着窗外
飞速后退的风景，想起豆腐老师
傅专注的神情，老妇人递来的青
菜，以及山顶那片刻的宁静……
这些细碎的片段，如同珍珠般串
联起来，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
记忆。

这便是旅行的意义了——
它让我们暂时离开自己，又最终
找回自己。

旅行的意义
□苑广阔

文化走笔

也许是刚刚退烧后，就挂着蚕蛹般的水泡来加
班……诸多器官汇聚的种种不适，让我对《水饺皇
后》里的主人公臧姑娘生出同病相怜之感。

一个人在陌生的大城市里打拼，究竟有多艰
难？不会说、也听不懂粤语，内地的从业证不被香
港认可，一个人打三份工，还受了工伤不能干重活，
连最后一把子力气都卖不出去；明明有好手艺，做
出的饺子却无人问津，满心的期待在夜色里变得冰
凉，只能倒入垃圾箱……城市的路通往四面八方，
可是自己的路究竟在何方？

电影是对真实生活的投射，看电影的人，其实
更多时候，是在看电影之外自己生活的影子。所以
我们的热泪盈眶，是因为再次看到了自己的来时
路，以及那路上踉踉跄跄的身影。

幸运的是，臧姑娘遇上了诸多“贵人”，除了在
物质上给予照顾，还重塑了其生活的信心。房东收
留了无路可走的她，允许她分期付房租；生活拮据
的糖水哥自己垫钱给她买了推车，带她入行卖水
饺，还把摊位都让给了她；警察华哥只让她交了罚

款，不再没收推车，给了制度之下最大的宽容，还主
动支持她的生意……这些让一颗万念俱灰的心重
新找回了向上的火光，让一个失落在灰头土脸的生
活里的灵魂，找回了凛然无畏的勇气和信念。

当然，能让饺子皮具有足够韧劲的，还得是擀
饺子皮的人。臧姑娘的身上，最不缺少狠劲儿。初
到异地，她挨家挨户地找活儿做，即使是脏乱差到
耗子都难以落脚的厨房洗碗间，她也二话不说撸起
袖子就是干；为了保护女儿，即使面对地头蛇黑帮
老大，她也敢亮刀毫不退缩……这便是一部以20
世纪7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的电影，能打动五十年
后全国观众的原因。那份在时代洪流里的挣扎、破
局和突围的坚强，永远抬头做事，不向命运低头的
倔强，共振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华血脉的深处。

截至目前，我仍然不知道命运究竟给了我怎样
的剧本，但我总是相信，在这个我也听不懂方言的
城市里，我一定能包出元宝一样圆鼓鼓的水饺，皮
薄肉厚、鲜嫩多汁。

就像臧姑娘所说：“我的命，在我自己手里。”

“我的命，在我自己手里”
——观电影《水饺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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